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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当历史的指针再次指向
火热的 7 月，中国共产党已
经阔步走过百年岁月。百年
筚路蓝缕，百年披荆斩棘，百
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人
用真理的力量点亮了信仰的
灯塔，照亮了中国的未来。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
一些记忆，会永远激励我们
英勇前行。一个时代最鲜明
的记忆往往是歌声。一首歌
能代表一个时代，一首歌能
承载一段记忆，一首歌也是
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从

《国际歌》的火种承继，到《保
卫黄河》的愤怒呐喊；从《义
勇军进行曲》的慷慨激昂，到

《歌唱祖国》的自豪热爱；从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认知，到《不忘初心》的回
望……这一首首不朽的赞
歌，真实、生动、感人地反映
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波
澜壮阔的革命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
之际，“新闻眼”推出“百年旋
律”系列报道，选择百年间各
个历史时期的经典歌曲，挖
掘歌曲背后的珍贵回忆与难
忘故事，弹奏起或轻柔、或激
昂的旋律，以串成一曲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矢志践行初
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
民族复兴的恢宏长歌。

首篇，聚焦《国际歌》。在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中，始终回荡着《国际
歌》悲壮深沉、庄严雄浑的革
命旋律。2021年，既是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又是巴黎公
社成立150周年，不管世界风
雨如何变化，激昂悲壮的《国
际歌》都将激励全世界无产
阶级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想而奋斗，为创造一个更加
美好的世界而高歌前进。

“起来，被咒骂跟着的，
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
我们被扰乱的理性将要沸腾了，
预备着去打死战吧！
……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百年前的那个夏日，烟雨嘉兴南湖，中国共产
党的缔造者们在结束中共一大的议程后，在飘摇如
昔日之中国的小红船上合唱起《国际歌》，大家的眼
睛里都噙满泪水，压低着嗓子却字字铿锵。船头，负
责望风的王会悟听闻船舱内传出坚定低沉的歌声，
撑伞微笑回头，如同母亲抚慰新生婴儿般，注视着
这个新生的政党。

影片《建党伟业》的这最后一幕，浪漫中震撼人
心。百年来，那段熟悉的旋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征程。

■ 人间正道是沧桑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1840年后
的几十年间，中华大地上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
苦苦追寻，却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梦想。在当时
各种主义、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进行了很多
的探索，但结果却是“山穷水尽仍无路”。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中国的先进知
识分子看到了新的曙光。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异于一盏明灯，给苦苦探寻救
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
选择。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是给了中华
民族新的希望。

彼时红船上的人们没有想到，未来会有同志将
重译他们颂唱的《国际歌》，而他们将在中华大地上
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前往莫斯
科途中暂留哈尔滨的瞿秋白，受一位苏俄友人之邀
参加了庆祝会。瞿秋白在散文集《饿乡纪程》中回忆
道，“看坛下挤满了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
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这是
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

音乐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种功能上超越了语言
所能触及的精神领域且可以无障碍通用的一种特

殊的“世界语”。
从瞿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至今，已逾百年。

这百年中，《国际歌》在中国落地传播，也见证了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征程。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就旗帜
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坚定信仰。整整一个世纪
之后，党章上依然鲜明地写着：“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
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
路走来，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国际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
曲。在那个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国际歌》成为
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嘹亮战歌。

相比其他译者，人们最常将瞿秋白和《国际歌》联
系在一起，因为他的一生既有如文学作品般的浪漫，
亦有共产党人那份独特的忠肝义胆、壮志豪情。

当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
莫斯科，尽管许多亲友都强烈反对，但近邻发生的那场
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在瞿秋白眼中仿若“阴沉
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他热
切地想去取得火种，“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其后，
他无数次地在俄国听到代表了光明和国际共产主义理
想的《国际歌》，思想的浪潮也随着莫斯科的赤潮激荡。

1923年回国后，瞿秋白完成了《国际歌》的译配，
并在多个场合指挥、教唱，其中就包括6月20日中共
三大的最后一天，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指挥参会代
表高唱《国际歌》。在雄壮有力的歌声中，中共三大胜
利闭幕。由此开始，在党代会闭幕式上全体代表高唱
《国际歌》成为惯例。

《国际歌》，始终是瞿秋白革命生涯的铿锵旋律。
1935年 6月18日，福建长汀，年仅36岁的瞿秋

白最后一次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
《瞿秋白传》中对这段最后的时光有详细描写：

“他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
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
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
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
洒血，从容就义。”

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到“无产阶级的领袖”，
瞿秋白和那一代与他相似的人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

血，探寻着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的道路，至死方休。
在最近热播的现象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和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
跌宕起伏、感人至深。上一秒，陈独秀才送陈延年、陈
乔年到法国留学，时间定格在1919年12月；下一秒，
镜头就突然切换到1927年7月和1928年6月，已是
中共重要干部的陈延年、陈乔年先后遍体鳞伤地走向
刑场。影片用蒙太奇手法将兄弟俩回眸一笑的面孔叠
加在一起，即将远渡重洋时意气风发的面孔和即将慷
慨赴死时大义凛然的面孔，眼神同样纯净，笑容同样
灿烂……看到此处，许多人悲恸至大哭。

刑场上，陈延年宁死不跪，最后被乱刀杀害；陈乔
年在微笑着说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
棘换来的幸福吧！”随后高唱《国际歌》饮弹就义。牺牲
时，陈延年29岁，陈乔年26岁。一位年轻网友的评论
让人瞬间泪目：“他们最早醒来，然后最先死去……”

“总有一天，炊烟回到村庄”，这是影片《建党伟
业》落幕时响起的歌声。歌词从容深沉地道出一位青
年革命者信仰与生命的追求——“我的祖国不再忧
伤”，而我“从此去了就不再回来”，感人至深。

李大钊、张太雷、方志敏、邓中夏、阮啸仙、夏明
翰、恽代英、彭湃、邓恩铭、杨开慧、向警予、刘胡兰
……自1921年建党至新中国成立，为革命牺牲的中
共党员烈士，有名可查的就有370万人，他们中的许
多人就是唱着《国际歌》走向断头台的。一个个闪着光
辉的名字，用生命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但别忘记，用鲜血
和生命书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的他们，也是和你我
一样的普通的血肉之躯，也曾为人子女、为人夫、为人
父、为人妻、为人母。

什么叫作前仆后继？这就是前仆后继。

■“不仅是身份，更是信仰，是灵魂的寄托！”

5月23日，吴孟超院士的追思活动在上海东方肝
胆外科医院举行。阴雨之下，吊唁的人群排起长队，静
默不语。灵堂传出的《国际歌》叩击人心。翌日，“吴孟
超灵堂放的是国际歌”冲上热搜榜首，一些伴随《国际
歌》长大的人开始回味他们熟悉的那个“为共产主义
而奋斗”的年代，而另一些对《国际歌》比较陌生的人
则开始寻问这首歌到底有什么特殊意义。

“是信仰的力量！”虽然时过已近半个世纪，全国
政协委员、著名作曲家、中国交响乐团前团长关峡依
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被《国际歌》震撼到的时刻。

1973年，16岁的关峡在一部纪录片里听到熟悉
的旋律响起，虽然没有唱词，但那雄浑庄严的旋律仿
佛在向这个少年述说着一个伟大的信念和理想，曲调
中漾出的光明和希望令人振奋。从那之后，每当《国际
歌》响起，关峡都会被那热血激昂的歌词和汹涌澎湃
的情感打动，“无论何时响起都会给人以无穷的勇气
和力量”。

作为一个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关峡看
来，《国际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曲，它象征着受压迫的
人民追求解放的理想，甚至为了理想宁可牺牲生命的
精神寄托。

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正如吴
孟超生前所说，“对我来说，党员不仅是身份，更是信
仰，是灵魂的寄托！”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雄壮的《国际歌》
还将继续奏响，厚重深长的旋律，连接着历史、现实和
未来。“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百年恰
是风华正茂，总有一些旋律提醒着我们，初心不变，心
中有光芒，脚下有方向，百年仍需风雨兼程。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本报记者 王慧峰

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的最后一个
堡垒被攻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
权在存在了72天后宣告失败。几天后，曾当
选公社委员的革命诗人欧仁·鲍狄埃在悲愤
交加中写下了气壮山河、悲壮雄伟的战斗史
诗《国际》，热情讴歌了巴黎公社战士的革
命理想和英雄主义气概。17年后，法国工人
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在读到了鲍狄埃的这
首诗后，以满腔的激情在一夜之间为之谱写
了到今天广为世人所知的曲调。

之后，这首无产阶级战歌很快就被译成
多种语言传遍全世界。

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首战歌，
《国际歌》曾经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
歌、苏联的国歌（后成为党歌）和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的国歌。

早在20世纪初，中国的一些刊物上就出
现过若干种《国际歌》的中文版译文。但这
些版本都没有附曲，无法演唱。

在中国最早翻译、附曲并唱响 《国际
歌》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
据瞿秋白堂兄瞿纯白长子瞿重华回忆，瞿秋
白是在莫斯科时首次翻译《国际歌》的，但
具体时间已不可考。陈铁健所著的《瞿秋白
传》中有这样的描写：1923年在瞿纯白家的
风琴上，瞿秋白曾一边弹奏一边反复吟唱
《国际歌》的译词，润色修改，其后还教侄
子侄女学唱。

1923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
《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主编瞿秋白翻
译的《国际歌》。为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
大劳苦群众的歌曲，他将法文“国际”一词

改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不仅从章节上唱得
顺口，更是蕴含了他的美好期许：“各国都有译
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
世界大同的兆象”，传达了“全世界无产者唱起
来同声相应、情意交融的意念”。这一译法，一
直沿用至今。

几乎就在瞿秋白中译版《国际歌》发表的同
时，远在莫斯科的诗人、翻译家萧三与陈乔年也
翻译了《国际歌》。1939年，萧三在
吕骥、冼星海的协助下，对
《国际歌》的译词进行了几次修
改，成为当时国内流传最广的译本。我们
现在传唱的版本是1962年4月28日有关
部门组织专家根据萧三1939年的译文进
行修改，经过集体审定后刊登在《人民日
报》上一直传唱至今。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首战歌
王慧峰

■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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